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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引爆“战争伦理之争”

“壮美天路”上的英雄

全球头部企业
CV是2016年在美国成立的，创始人系越

南裔澳大利亚人尊室宏。2007年，这个19岁

的青年到美国创业，在近9年里开发出20多

款应用程序，但都反响平平，后来他邂逅“贵

人”也就是时任纽约市长助手的理查德 ·施瓦

茨，两人决定成立CV，进军大热的人工智能

领域。在施瓦茨帮助下，尊室宏专心开发人

脸识别技术，通过社交平台和商用网络抓取

超过30亿张人脸图像。据其官网介绍，该公

司迄今收集了全球互联网上的百亿张面部图

像，建立起庞大的数据库。一家原本名不见

经传的初创企业就这样变成全世界人脸识别

技术的头部企业。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野心勃勃的尊室宏

希望收集到千亿张照片，要把地球上所有人一

网打尽！建立数据库的同时，CV还积极寻找人

脸识别技术的买家与客户。在走过一段弯路

后，他们号称“为执法部门提供最尖端的技术，

助力公共安全和调查犯罪”，迅速将触角渗透

到美国政府各个部门，据报道，美国警方、移

民局、海关执法局和联邦调查局等600余家机

构都用过CV的人脸识别技术软件。

搅入俄乌冲突
去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初，CV就公开站队

乌克兰，向乌政府和军方提供20多亿张人脸

识别大数据，其中包括在乌作战的俄罗斯军

人的识别数据近3000份，包括姓名、所在部队

等具体信息。尊室宏宣称，这一技术能够帮

助乌克兰难民与家人重新团聚，帮助乌情报

与安全机构识别俄方特工，帮助乌政府甄别

社交平台上与战争有关的帖子，帮助乌国防

部利用该数据库并识别双方战死人员以更好

地获取这些人员的详细信息等等。按照他的

说法，CV已为5个乌政府机构创建200多个

账户，相关应用程序翻译成乌克兰语，供用户

便捷使用。此外，CV的员工每周（有时是每

天）都对乌克兰警察和军官进行线上培训。

在谈及CV搅入俄乌冲突一事时，尊室宏透

露，在乌军方的鼓励下，乌克兰其他政府机构

也测试了这项技术，乌方在其中所做的事“非

常有创意”。

CV通过星链、过滤脸谱、推特、电报、智

能手机、Vkontakte等各种社交媒体，对俄罗斯

公民进行了20多亿条海量大数据搜集，通过

数据比对、识别、校正等手段，将对重点人物

的家庭成员、亲朋好友等进行长时间的追踪

与智能匹配。

醉翁之意不在酒
俄乌战场上出现这样一幕：乌军拍下俄

军阵亡士兵的照片，用CV面部软件辨别身

份，即可获得其家庭照片、社交媒体账号及人

际关系等丰富信息，然后把这些照片传送给

其亲属。

早在去年4月下旬，一支由黑客和活动人

士组成的乌克兰IT大军扫描了约8600名俄

阵亡军人的面部信息，并联系到其中582人的

家属，向其发送被阵亡者照片。IT好事者曾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与俄军家属的对话片段，

聊天中，疑似士兵亲属收到一张阵亡者照片，

然后崩溃地回复道：“这是PS（修图）过的！这

不可能！”“为什么你要这么做？我已经活不

了了，这就是你想的结局吗？”但发件人却回

称，“这就是你把人送上战场的后果”。此外，

发件人还写过这样的话：“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已经死了。（我们的）所作所为是阻止战争的

唯一方法。”网上视频信息曝光后，社交媒体

上一片骂声：“如果是俄罗斯士兵对乌克兰士

兵母亲这样做，我们可能会说：‘哦，天哪，这

太残忍了！’”

同时，CV这样做的意图也遭到世人质

疑。尊室宏曾吹嘘过，“俄乌冲突为其他部门

提供了绝佳范例，让他们看到这一技术的实

际应用”。有分析指出：“他们似乎急于利用乌

克兰案例，向其他政府客户宣传自己，然后‘从

悲剧中获利’，这令人毛骨悚然。”数字权利组

织“为未来而战”负责人埃文·格利尔称：“冲突

地区常被用作监视工具的试验场。而事实证

明，这些监视工具最后大概率会被用在普通百

姓身上。CV如此急于利用乌克兰危机，是为

了试图使其平台的侵犯性合理化。”

由于CV的人脸数据库来源于各个社交

平台，但在获取数据时网站和用户对此毫不

知情，违反美国等国的生物识别法、数据处理

法和平台服务条款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因此，CV

近年来在美国遭遇一连串官司困扰，另外，意大

利数据保护机构也对其开出2000万欧元罚款。

此前，德国、法国和英国也做出了同样的违规裁

决，还勒令其从数据库中删除这些对象。

常立军

鱼雷艇之恋

军情揭秘

人脸识别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
份识别的生物识别技术，始于上世纪60年代，
90年代后实现应用。尤其这次俄乌冲突期间，
美国清晰视野科技公司（CV）将该技术提供给
交战方，引出不少是非与争议。

■ 俄乌冲突成为人脸识别技术快速迭代的催化剂

■ 人民海军鱼雷艇高速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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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海军初创时期，鱼雷艇是声名赫赫

的“海上轻骑兵”，屡创“以小搏大、以弱胜

强”的战绩，特别是击沉敌王牌战舰太平舰，

令敌胆寒。

那年，我登上祖国建造的第一批鱼雷

艇，老兵对我说：“舰艇是水兵第二生命，现

在起我们就是一个整体。”全艇编制13人，战

位分为舱面和舱下，人称“13大员”。我轻轻

抚摸着海蓝色的甲板、海蓝色的驾驶台，感

觉战艇如战马，是有生命、有灵性的，让我感

动，让我敬畏。

鱼雷艇很小，没有铺位，水兵夜晚住在

岸上，每周总有几次出海演练和巡逻。由

于吨位小，风浪一大，艇身就出现较大颠

簸，舱面人员有时不得不把自己系在固定

物上，以免被卷走。一个浪头从艇首扑来，

落在露天驾驶平台的艇长头上，然后哗哗从

后甲板流走。

日子久了，水兵对鱼雷艇的感情也越发

深厚。水兵的鞋不打钉，怕划伤木质艇身。

艇靠码头，水手长撇缆靠岸，水兵自觉拿起

车胎碰垫，防止艇身擦伤。艇靠岸，接通岸

上淡水管，冲洗艇身的海水印迹。遇到冬

天，还要接上暖气，防止主机受寒冻结。虽

说水兵住岸上，可心在艇上，擦拭保养，修理

整治，哪怕掉点油漆，都要及时补上。在水

兵的心里，鱼雷艇不仅是战艇，还是梦想、是

怀抱、是青春、是生命，是军旅人生的全部意

义和荣光。

鱼雷艇伴我度过8个春秋，时刻感受我

跳动的脉搏，我也能读懂她心灵的密语。中

秋国庆佳节，在前沿海上巡航；除夕夜晚，在

岛礁港湾里待命，战艇与我们共同咀嚼；吃

冷面包冰罐头，和衣躺在甲板上的浓浓思

念，战艇与我们共同承受。返航靠码头，家

信的温暖，都化作一串串欢乐的笑声。

日子随海浪流走，不知不觉，我也是一

名老兵，陪伴心爱的战艇，习惯甚至爱上了

海上生活，直到战友说你要退伍了，我才陡

然意识到分别的日子已近。退伍命令宣布

后，我登上鱼雷艇，抚摸相处8年的亲密战

友，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吧嗒吧嗒滴在甲板

上。我知道，此时战艇也在流泪。我一屁股

坐在甲板上，心情久久无法平抑。待平静走

下战艇时，我以无限深情的一吻，告别我的

战位、告别我最亲爱的鱼雷艇。

如今，鱼雷艇早已退役，进入海军博物

馆。如今，一个退伍老兵，一个她曾经的“战

友”，还时时深情怀念当年那些岁月……

姜宗仁

汽车呼啸着，穿过更迭的四季，

领略了草原、湖泊和山脊……川藏

公路是无数“驴友”眼中的“壮美天

路”，可在我的心里，那也是一条写

满忠诚与奉献的“英雄之路”。

当时光回溯到70多年前，解放

军受命入藏勘察线路，打通内地与

西藏的陆路交通，而我的外公就是

率先把汽车开入西藏的汽车兵之

一。当年，西藏道路可以用“烂、奇、

险、难”来概括，行走其上，可谓“手

握方向盘，脚踏鬼门关”。汽车兵须

有高超驾驶技术，才能为修路战友

送去材料和物资，而高原的奇寒天气让战士

很容易冻伤，上一处冻伤刚好，新伤就叠上去

了。外公也不能幸免，5年汽车兵生涯留下

终身残疾，行走不便。

由于空气稀薄，路况较差，车辆故障司空

见惯，那时候的汽油存在铅超标，每逢油路堵

塞，外公就靠嘴巴疏通管道，才36岁，满口牙

就被腐蚀得差不多。1958年从西藏集体转

业回地方，国家专门为汽车兵配假牙，保障终

身使用。外公那口假牙，一用就是45年，成

了他与“川藏天路”的情感纽带。

靠着“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

像我外公一样的解放军战士硬是把路修过二

郎山、折多山、罗锅山等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

山，征服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天险急流，在

“世界屋脊”上修通外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天

路”，外公也荣立过一等功。但他总是说，革命

事业大于天，“我只做了革命军人该做的事”。

外公离开部队后，他很少对别人谈及往

事，许多事迹都是他去世后，档案管理员把材

料送回家中，我们才有所知晓。外公的军功

章就别在围巾上，有满满一串，他想过把修川

藏线的故事写下来，但因身体虚弱未能如

愿。我印象深刻的是，外公把自己对那段峥

嵘岁月的感情都集中到一本快翻烂的红歌集

子里，尤其爱哼唱军歌《歌唱二郎山》，悠悠的

歌声中，他仿佛又回到壮丽的时刻，想起长眠

在那里、情同亲人的战友。

二呀么二郎山，

哪怕你高万丈，

解放军，铁打的汉，

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

……

今天，川藏线二郎山隧道外就矗立着《歌

唱二郎山》歌词刻碑，当我们驾车飞驰而过，

可否听到音犹在耳的雄壮歌声，想到无数将

青春和生命奉献给川藏公路的战士？我相

信，我们不会忘记！ 刘怡鸣

■ 川藏公路通车


